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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中安””轮沉船事件始末轮沉船事件始末

1945 年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在重

庆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为履

行重庆谈判协定，表达诚意，争取先机，

我党决定让出浙江、苏南、皖南等 8块根

据地。9月下旬开始，分批将苏浙军区指

战员和苏浙皖边区根据地干部撤退到长

江以北。

9 月 19 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延

安：将“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

撤”，要“越快越好”。并特别说明：“此间

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

好影响。”

新四军军部接到撤退命令后，立即

对苏南部队北撤进行部署：粟裕率苏浙

军区第一、三纵队，作为第一批迅速北

撤；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全部能

转移的部队、地方干部和尽可能随带的

辎重作第二批转移；少数主力掩护撤退，

作为第三批部队北撤。第一批北撤部队

顺利过江。10月 11日，第二批北撤部队

由叶飞、金明率领，经宜兴、溧阳、武进等

地，往盂河、小河镇一线移动渡江，于 16
日到达苏北的黄桥地区。第三批在政委

韦一平率领下，共 1000 多人，于 10 月 14
日夜到达渡江始发地点武进县的荫沙。

据幸存者叶春荣同志回忆：1945 年

10月 14日，我们踏上了北撤的征程。军

事行动历来严格保密，部队趁着夜色出

发，途中经过封锁线便小跑步快速前

进。我们既然是偷渡，不可能利用大码

头，也不能利用性能较好的民用船只，因

为大码头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好船都被

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只能用渔民的小渔

船或者租用那些老旧被淘汰的轮船。

在第三批渡江时，当时考虑使用渔

船偷渡，一只小船只能搭载 10 到 20 人，

现有的 1000 多人需要 70 多条船才能运

完。一来筹集这么多船并不容易，二来

这么多船渡江比较惹眼，很容易被国军

巡逻船发现。经过再三考虑，政委韦一

平等人决定，临时征用中华轮船公司镇

江分公司“镇江——泰兴口岸”线的“中

安”号渡轮。

对于“中安”轮船的具体情况，韦一

平他们都不太了解，仅仅听信了该船虽

老,但经常在这段长江中来回航行的情

报。实际上，这艘民国初年建造的老式

轮船已经运营了30 多年，设备和船体都

已严重老化，尤其是船底的部分钢板已

经腐朽穿孔，行驶时船底会少量漏水，

必须边航行边排水。不过，漏水并不算

太严重，只要排水及时，不会影响在长

江中来回轮渡。当时“中安”轮的船主

曾考虑将船开到上海去修理，但由于修

理船的代价过高，需要更换大量部件，

也就放弃了。该船当时基本处于等待

报废状态，已经不能继续运输。如果不

是这样，这艘轮船也不可能被新四军所

征用。

“中安”轮虽已严重老化，船底有些

漏水，只要排水及时，在长江中再进行 1
到2次运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前几

天已经来回运输七八次了，也没出过

事。鉴于这样的分析，就决定租用“中

安”轮实施第三批渡江。

据幸存者陈瑞洪同志的回忆：10月

14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以焦急的心

情摸黑登船。因为“中安”轮是一艘吨位

较大的轮船，所以船不能泊岸，我们上船

只能用小渔船一船一船地短距离驳运到

“中安”轮上。同我们一起渡江的有四纵

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江南被服厂

的职工和干部（大多是女同志，被服厂女

工约200—300人）及干部大队，共约1000
多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小渔船驳运，

到深夜十二点才全部登上“中安”轮船。

人员全部上船后，“中安”轮拉响了

汽笛，轮船慢慢离开了江边，不久就加速

前进。当时，江面上大风呼啸，江浪拍

船，不时有水珠打在我的脸上，夜色中什

么都看不到，不知是下雨还是江上溅起

的浪花。

由于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极度疲劳

的北撤队员很快进入梦乡，风声、鼾声、

马达声交织在一起。

“中安”轮最多只能搭载600人左右，

这次却搭载了1000多人。严重超载导致

“中安”轮吃水比平常深得多，破旧的船

底钢板根本无法承受严重超载的重量，

给航行安全埋下了严重的隐患。此时江

面上又刮起大风，水流也因为连日大雨

变得更急。启航不久，有船员发现船底

进水远比平时严重，排水赶不上进水的

速度。但“中安”轮毕竟很大，如果硬着

头皮前进的话，还是有可能到达对岸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当船行至泰兴

县天星桥西南约两公里的江面时，船底

钢板突然大面积破裂，一时间江水汹涌

进入底仓，船员们奋力排水，根本无济于

事。船员们无奈，就立即向政委韦一平

汇报，韦一平急忙调动一部分官兵来排

水。可是轮船太老，仅靠官兵、船员用水

桶排水，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江水还是不

停地从船底冒出来。

据叶春荣同志回忆：当时长江风很

大，大风掀起的江浪不断地拍打着船体，

发出很大的响声，大家都屏着气，谁也不

讲一句话。突然有人说船舱底下漏水

了，大家顿时慌乱起来。韦一平带着警

卫，上下走动交待坐船的军事纪律，他对

大家说：“同志们，现在轮船已航行到长

江中间了，船底有点漏水，不要紧，再坚

持一下就可以越过江中心了，如果有谁

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坚决按军纪处

置！”命令下达后大家的情绪才暂时平定

了下来。

可是，船只沉没速度远远超过韦一

平的预计，船底漏水更快，已经无法挽

救。船员们逃到甲板上，放弃了排水，官

兵没有人指挥也只能放弃排水。此时船

体失去了重心，严重倾斜，左倾时人们向

右奔跑移动，右倾时又向左移动，局面完

全失控。部分船员和官兵开始跳水逃

生，船长连续拉响汽笛求救。

“中安”轮在没有全部沉没前，还有

一段烟囱露出水面，沉船时间很快，最初

烟囱还是滚烫的。但就是这段烟囱上，

也有10来个人一直抱着不肯撒手。

时间过去只有 10多分钟，“中安”轮

就完全沉没了。船上有苏浙军区第四纵

队政委韦一平、苏浙公学政治部副主任

王绍杰、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

溧阳县县长徐公鲁、苏浙军区第四纵队

司令部侦察科长彭安、苏浙军区第四纵

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斌、宣教科长王

一、宣教科副科长司徒阳等 800多人，船

沉没时全部牺牲。

“中安”轮上惨烈的呼救声，竟然越

过宽阔的长江，惊动了对面天星桥附近

的渔民。当时渔民丁广田就睡在江边的

渔船上，他曾经帮助前两批新四军北渡，

前后忙了七八天，已相当疲劳，当他听到

呼救声以后，立即叫醒江边的另外几只

渔船上的渔民前往救人。此时风大浪

急，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几只渔船

只能根据断断续续的喊声判断方向，最

终只有丁广田一只渔船率先赶到出事现

场开始营救。由于丁广田的船太小，一

次只能运载21人，如果再营救多人，船就

要沉。有过水中救人经历的人都知道，

落水的人会本能的抓住任何东西，哪怕

是一根稻草。这对于来救人的船只是非

常危险的。于是，丁广田在水中救了 20
多人后，就立即将渔船向岸边划去。当

他准备再次返回营救时，另一只刚刚赶

到现场营救的小渔船，瞬间就被几十人

抓住船身，导致翻覆。船老大靠着极好

的 水 性 ，抱 着 船 桨 跳 入 水 中 才得以

逃生。

丁广田第二次返回营救时，由于渔

船实在太小，载人后船舷已经接近江面，

如果再上人，随时可能沉没。他只得将

绳子抛到江里，让落水的战士拉住绳子，

拖着他们往岸边移动，这样又多救了几

十人。

丁广田的小渔船第三次返回营救的

时候，连烟囱也看不到了。他们将少数

抱着漂浮物浮在江上的官兵救起。这样

前前后后一共救了100多人。

牺牲的烈士中职务最高的是政委韦

一平，据警卫员回忆：当时船马上就要沉

了，我找到一块木板，让政委赶快跳水逃

生，他却说自己年纪大了，而且脚有残疾

（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韦一平左脚被

子弹击穿致残），游不了水。他让我先

走，我不同意，他就说那我们两人一起

走，让我先抱着木板下水。我说这么小

的木板救不了两个人，政委说可以的，你

抱着就是了，我刚抱住木板，政委突然从

背后用力将我推入江中，江水一下将我

冲走几十米远，当时我就哭了出来，政委

明白木板只能救一个人，他牺牲了自己

救了我。我在江里漂浮了很久，才飘到

岸边被救。

据叶春荣同志回忆：“中安”轮即将

沉没时，求生的本能使大家纷纷跳水逃

生。我坐在船帮，翻过一块栏板就跳进

江中，凭着儿时在家门口河塘中学会的

游泳技术，在江水中一阵乱划，碰巧搭到

固定沉船烟囱的铁丝，就抓着不放，与我

同时搭上这根铁丝的还有另外十几个

人。此时，我的身体负荷越来越重，原来

背心衣袋内所带的票据、抗币等都吸足

了水，加大了重量。10月份江水温度下

降得很快，虽不是寒冷彻骨，但人也冻得

够呛。风急浪高，流水湍急，漩涡一个接

着一个，将落水者的身体在江水中裹来

转去，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不知飘了

多久，两只小木船赶来营救，我被人拉上

了船，精神一放松便昏了过去。等船靠

岸，我被营救的人唤醒扶上了岸。有的

获救者只穿了一条裤衩，冻得直哆嗦。

营救者便用稻草堆起来，点燃火，为被营

救上岸的十几名同志烤火取暖。由于一

冷一热使体温产生极大反差，灌到肚子

里的江水直往上泛，十几人开始呕吐

起来。

陈瑞洪同志回忆：船刚要沉的时候，

我还不怎么害怕。因为我从小在水乡长

大，又熟悉水性。心想，我年轻体力好，

在水里游上三四里不在话下。所以面对

滔滔长江也并不见得害怕。可是当我一

下水就知道坏了，江水寒气逼人，风大浪

急，还有漩涡。这完全不同于家乡小河

港的情景。我一手扶着一只漂在水面上

的背包，一手将身上的衣服脱掉，只留

下一条短裤。经验告诉我，光着身子才

好在水里与风浪搏斗。当时，江面上漂

满了包裹什物和遇难者的尸体。人的呼

救声、江浪的拍击声混成一片。约过了

40—50 分钟后，江面上就寂静了。天气

特别阴沉、黑暗，我看到远处有一道光

线，便拼命游去，总是可望而不可及。

（下转7版）

□《溧城镇志》办公室 文/图

——纪念“中安”轮牺牲烈士73周年


